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９，４２（３）：２５４－２５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Ｓｃｉ－Ｔｅｃ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３８５１（ｓ）．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１－２３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１９－０４－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１３ＢＺＷ０７８）；浙江师范大学第七期研究生重点课程建设项目（ＮＯ．３）

作者简介：刘天振（１９６８－　），男，山东巨野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方面的研究。

明代文言小说汇编体例述论

刘天振
（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金华３２１００４）

　　摘　要：明代是文言小说汇编的鼎盛时期。小说汇编之作并非小说资料的随意堆积，而是灌注了编者的主体

意识，编纂体例选择即是其主体性展示的一个重要方面。明代文言小说汇编较有代表性的体例有：编年体、分类

体、类书体、编年与分类混合体、主题论证体。这些体例在整合小说资料、表达编者意旨方面各自发挥了独特功

能。明代文言小说汇编之所以能广泛汲取历史上各类文献编撰体例之长，为“我”所用，是由古代小说“位低而纳

众”的本体性特征所决定的。明代是小说观念成熟自觉的时代，文言小说汇编体例与集部诸文类之关系也很值得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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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编”可以说是相对于“创作”而言的一种文献
形成方式。在刻书业高度发达、私人藏书量剧增等

因素直接推动下，明代迎来了文言小说汇编的鼎盛
局面，其文献类型主要有小说总集、小说类书、小说



丛书三类，三者的数量达到一千种以上。目前学界
对这批小说文献的研究尚处于现象描述①、个案研
究②及宏观层面的价值判断阶段。其中，对这些小
说价值的判断主要聚焦于其资料价值和文体学价

值、扩大小说影响等方面。如陈大康［１］认为，这些汇
编之作“无论是对文言小说还是通俗小说的创作都
起了积极的刺激作用，而且它们又构成了巨大的素
材库”；“其流传无疑地扩大了小说的影响，提高了小
说的地位”。陈国军［２］从选本角度阐发其在小说经
典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多种小说汇编对相对固定
的小说篇目的多次选择，是一种经典化的过程。”王
炜［３］在辨析明末清初“说部”与“小说”概念差异时，
以李如一编小说丛书《藏说小萃》为例，论述了小说
汇编对“说部”内涵的丰富与规约。而对于微观层面
的明代文言小说汇编的体例选择问题，学界迄今鲜
有触及，因此本文拟探讨此问题。
众所周知，任何汇编之作皆非冰冷资料的随意堆

积，而是编者主体性展示的一种方式。所谓主体性，
是指人作为主体，“在与客体的关系中所显示的自觉
能动性。具体说来，它包含有自主性、自为性、选择
性、创造性等内容。”［４］明代许多文言小说汇编者于序
跋中表明其体例选择之意图，施显卿纂《古今奇闻类
记》十卷，分为１６类：天文纪、地理纪、五行纪、神祐
纪、前知纪、凌波纪、奇遇纪、骁勇纪、降龙纪、伏虎纪、
禁虫纪、除妖纪、馘毒纪、物精纪、仙佛纪、神鬼纪，其
自序论及分类意图云：“常必有变，理之相因，如暑寒
昼夜然。人惟顺适乎常，而兼通夫变，斯知大化有全
功，而穷理无偏见矣……上而天文，下而地理，运播而
五行，散殊而人物，灵变而仙释，幽微而鬼神，分门别
类，以备一家之言。”［５］其纂辑此书旨归在于阐述其对
于宇宙间“常”“变”关系及人类因应之道的见解，而所
分十六类及编排次序则是其见解的图解方式。穆希
文辑《说原》十六卷，共分５部：原天、原地、原人、原
物、原道术，其自序对分部及编排旨意作了告白：“先
之以天地者，人物之祖也；次之以人物者，天地之所生
也；而道德、艺术又自人而为之，故以道术终焉。此盖
文欲尽博我识，以格物无遗也。”［６］可见，“尽博我识，
格物无遗”是其体例布局的终极旨归。李登为焦竑纂
《焦氏类林》所撰引言更直接揭示：“一经编纂，便寄精
光”［７］。明代很多文言小说汇编文本经过了纂者匠心
独运的策划，它们广泛借鉴历史上各类文献体例之
长，选择最适切其旨意表达的体例。本文拟从编年
体、分类体、类书体、分类与编年混合体、主题论证体
等方面展开讨论。

一、编年体

明代文言小说汇编的取材范围，有不少是自古
迄今、纵贯历代，尤其是那些用“古今”“ＸＸ史”命名
的纂著，乐于采用编年之体编排资料。陈邦俊《广谐
史》十卷即为编年之体，其《凡例》云：“是集始于唐，

由宋、元迄明，止序世次”［８］２０７。其卷前的《总目》自
唐、南唐、宋至元、明编排而成。其《采集书目》亦依
朝代次序编列。陈禹谟编《广滑稽》三十六卷按典籍
的成书时代顺序，摘抄滑稽故事，如卷一《史记》，卷
二《汉书》《后汉书》，卷三《魏志》《蜀志》、裴松之《曹
瞒传》《典论》《魏书》《魏略》《典略》《管辂别传》《汉晋
春秋》、孙盛《杂记》《吴书》《吴录》《江表传》《诸葛恪
传》《志林》《文士传》。郭子章辑《六语》三十一卷，包
括《谚语》《谣语》《隐语》《讥语》《谶语》《谐语》６种，

每一种都是按时代顺序辑录故事，如《谶语》卷一为
《唐虞》《夏》《商》《周》《晋》《鲁》《秦》《前汉》《后汉》，
卷二为《魏》《蜀汉》《吴》《晋》《苻秦》《石赵》《刘宋》
《南齐》，卷三为《梁》《元魏》《高齐》《隋》，卷四为《唐》
《五代》，卷五为《宋》《元》，卷六为《大明》。总体上以
朝代顺序为纲，但在周朝、三国、南北朝时期，它又穿
插了国别体，不过这种变通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
际，易于为读者所接受。汪云程编《逸史搜奇》杂采
汉、唐迄宋小说１４０种，汇为一编，中分十集，辑入众
多唐宋传奇、志怪小说的精品。佚名辑《五朝小说》
按照时代顺序分别辑录魏、晋、唐、宋、明五个朝代的
小说作品四百余种。
编年体例之长在于，可以展示“时运交移，质文

代变”［９］的文学发展规律。陈邦俊《广谐史凡例》明
确提出，其书“止序世次”，宗旨在于表达他的文学发
展观：“见文章与时高下，气运文脉按策可观，而诸名
公精神，直旦暮遇之矣。”［８］２０７

二、分类体

所谓分类体，指依据不同主题分类编排而成的
小说书籍，其不受特定分类体系羁约，类项设置、类
目数量的随意度较大。此类小说汇编的数量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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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分类体总集，还有诸多小说丛书也是分类编排
的。倪绾编《群谈采余》十卷，分５８类：

天文、地理、时令、花木、禽兽、诸兽、昆虫、
衣服、饮食、宫室、器用、文史、杂记、忠义、正直、
附宦、廉介、识见、德量、矜急、推恩、明断、科第、
幼聪、敏捷、前定、神仙、箕仙、僧梵、清逸、讥议、
际遇、退隐、阴骘、交情、知人、伤感、诗祸、家教、
贞烈、贤淑、附妓婢贞烈、知足（俭足）、戒贪、怪
异、风怀、色迷、淫秽、悍妒、谲诈、谄媚、节逆、术
数、祸谶、疑解、考证、辨惑、戏谑①。
类目下并列故事，不撮标题，类例近于《世说》之

体。程时用辑《风世类编》十卷，分为１０类：祥使、咎
征、孝友、臣鉴、交谊、壸懿、分定、梦征、谕冥、物感。
何镗《高奇往事》十卷，先分“高苑”“奇林”二类，再分
别分析子类５个，前者下分：高行、高节、高论、高致、
高义，后者下分：奇行、奇言、奇识、奇计、奇才。

“古吴冯梦龙评纂”《太平广记钞》八十卷，有明
天启六年（１６２６年）沈飞仲刻本，卷首有李长庚的
《序》和冯梦龙的《小引》。《太平广记》原书按题材分
为９２大类，除了末二类“杂传记”“杂录”，其余９０类
皆属于主题分类。冯氏将其合并为８１大类，例如他
把“神仙”“女仙”两类合并为“仙部”，把“道术”“方
士”二类合并为“道术”类，等等。梅鼎祚《青泥莲花
记》１３卷，专记倡女之行事，内编分７门：记禅、记
玄、记忠、记义、记孝、记节、记从；外编分５门：记藻、
记用、记豪、记遇、记戒；实分１２类。诸如《益智编》
《智囊补》《智品》等智慧故事书，都是分类编排
而成的。
明代许多小说丛书在总题名之下，也是分类编

排的。如《古今说海》《合刻三志》《绿窗女史》《八公
游戏丛谈》《古今逸史》《夷门广牍》，以及《五朝小说》
之“魏晋小说”“唐人百家小说”“宋人百家小说”，等
等，皆是如此。如秦淮寓客编《绿窗女史》一百九十
四种十四卷，先分“闺阁部”“宫闱部”“缘偶部”“冥感
部”“妖艳部”“节侠部”“神仙部”“妾婢部”“青楼部”
“著撰部”等１０部，“部”之下再分４５子类。
一些分类体小说汇编时，其类目编排颇费匠心。

有的类目题意正反相对，构筑材料对照结构，生成文
本内在张力。程达辑《警语类抄》八卷，分６０类，编
者《凡例》明言：“汇编各有条目，而‘俭类’附‘奢’，
‘忠类’附‘佞’，‘清类’附‘贪’，‘仁类’附‘酷’，‘正
类’附‘谗’，‘乐类’附‘忧’，‘巧类’附‘拙’，则各从其
类，以便观览。”［１０］４７庄言法语，枯燥说教，易招睡魔。
因此，有的编者还注意到读者接受过程中心理情绪

的调节。程达《警语类抄凡例》说：“编中义从经史来
者，读之自是神竦，间有谐语并收，可为鼓掌之资者，
要亦足为警省之助。”［１０］４８有的类目编排顺序隐含编
者的品鉴意识。樊玉冲《智品》十三卷将人之智慧品
分为七等：神品、妙品、能品、雅品、具品、谲品、盗品，
前五品与后二品也隐含正反褒贬的对立结构。王圻
《稗史汇编》“人事门”（第八十四卷至九十六卷）模仿
《世说新语》，对人物的品阶进行分类展示，亦暗藏褒
贬对照之结构。叶向高辑《说类》六十二卷中，与人事
相关的门类，其资料与类目亦往往扬抑相映。江盈科
《皇明十六种小传自叙》中详述其编纂动机及编排构
思，即用四维（忠、孝、廉、节）、四常（慈、明、宽、慎）、四
奇（隐、怪、机、侠）、四凶（奸、谗、贪、酷）等十六种伦理
及审美范畴纵横交织的网状结构结撰全书。
主题分类体特别适合专题性说部汇编，编者可

根据其对专门领域掌握的深度、广度，设置不同的主
题项目，如言情类的《情史类略》、智慧故事类的《智
囊补》、志怪类的《异林》，等等，各有其独特的分类体
系。因为文体与题材是一种表里关系，所以主题分
类也是窥探编者小说观念的一扇窗口。［１１］至如胡应
麟《少室山房笔丛·华阳博议》中所说，子书中最为
浮夸而难究的众说，有“博于怪者、妖者、神者、鬼者、
物者、言者、事者”［１２］，多可归入专题类的说部之书，
往往采用主题分类方式编纂而成。同时，分类体也
便于检索，以方便读者。谢应宸所撰〈益智编〉识语》
云：“是编专取古人临事之智，分类错陈，以便披
阅”［１３］６６７。詹景凤《古今寓言·凡例》称：“采录及于
古今，众言殽矣，惟以‘天文’等门类为编目，庶因次
叙而便省览，若其世代，姑无论焉。”［８］６

三、类书体

类书是我国古典文献的一个大宗。依据其形式
及功能，类书可分为许多种。文中所称“类书体”，专
指汇辑四部资料的综合性类书。张涤华所说“凡荟
萃成言，裒次故实，兼收众籍，不主一家，而区以部
类，条分件系，利寻检、资采掇，以待应时取给
者”［１４］，即指此类标准的类书。胡道静称其为正宗
类书：“我们现在所说的类书，就是兼‘百科全书’和
‘资料汇编’性质的古籍。正宗的类书，也就是这种
性质的古籍。”［１５］正宗类书可以《艺文类聚》《太平御
览》等为代表，其分类体系一般由天文、地理、人事、
众物、祥瑞、灾异等构成，体现“天人合一”思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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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类书体小说集，即指借用正宗类书体例纂辑而成
的小说书籍。类书体小说汇编的分类体系大致同于
《艺文类聚》等综合性类书，如王圻《稗史汇编》１７５

卷，分纲目为２８门，纲目之下再分二级类目３２０个。
《艺文类聚》一级类目４６部与《稗史汇编》一级类目

２８门对照见表１。
表１　《艺文类聚》与《稗史汇编》一级类目对照

《艺文类聚》一级类目（４６部） 《稗史汇编》一级类目（２８门）

天部、岁时部、地部、州部、郡部、山部、水部、符命部、帝王部、后妃部、储
宫部、人部、礼部、乐部、职官部、封爵部、治政部、刑法部、杂文部、武部、
军器部、居处部、产业部、衣冠部、仪饰部、服饰部、舟车部、食物部、杂器
物部、巧艺部、方术部、内典部、灵异部、火部、药部、香草部、宝玉部、百
谷部、布帛部、果部、木部、鸟部、兽部、鳞介部、虫豸部、祥瑞部、灾异部

天文门、时令门、地理门、人物门、伦叙门、伎术门、
方外门、身体门、国宪门、职官门、仕进门、人事门、
文史门、诗话门、宫室门、饮食门、衣服门、祭祀门、
器用门、珍宝门、音乐门、花木门、禽兽门、鳞介门、
征兆门、祸福门、灾祥门、志异门

注：《艺文类聚》所据版本为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稗史汇编》所据版本为明万历间刻本。

　　二书总体上都是按照天、地、人、事、物、灵异的
顺序编纂而成的。与正宗类书的逐层分类一样，《稗
史汇编》每一门之下又分子类若干，如“志异门”下再
分１５类：总记、灾祲、神异、人异、事物、水土、玉石、

谷食、动物、植物、宫室、器用、邪鬼、妖怪、袪妖。

叶向高、林茂怀同编的《说类》６２卷，总分４５
部，加上２个附部，共有４７部，其分部情况与《稗史
汇编》稍有差异：

天文部、岁时部、地理部、帝王部、后妃部、

储戚部、宰相部、官职部、臣道部、政术部、刑法
部、礼仪部、歌乐部、凶丧部、文事部、武功部、边
塞部、外国部、科名部、世胄部、人伦部、人物部、

妇人部、身体部、人事部、释教部、道教部、灵异
部、方术部、巧艺部、居处部、货宝部、玺印部、服
饰部、饮食部、器用部、杂物部、灾祥部、果部、草
部（蔬附）、木部（竹附）、鸟部、兽部、鳞介部、虫
豸部①。

其沟通天人的“灾祥部”置于草木、鸟兽等“物”

之前。其“部”之下再分二级子目若干，如“虫豸部”

下又分１７类：蝉、蜘蛛、蝗、雪蛆、蜻蜓、蜥蜴、蜈蚣、

蜗牛、蝎、水蛭、螺蠃、蝙蝠、蜣螂、巨蚁、度古、消面
虫、异虫。

以上所列两种均是二级甚至多层分类小说汇

编，其内容既有叙事性作品，也有杂俎式资料，因而
具有“说部资料汇编”性质。以下所举两种则为单层
分类的类书体小说集。

王罃编《群书类编故事》二十四卷，分１８类，模
仿正宗类书的分类体系。其分类情况如下：

天文类、时令类、地理类、人物类、仕进类、

人伦类、仙佛类、民业类、技艺类、文学类、性行
类、人事类、宫室类、器用类、冠服类、饮食类、花
木类、鸟兽类②。

该书共辑录故事８２５件。李琪枝辑《清异续录》

三卷，“续陶穀《清异录》而作，穀书皆载唐末五代近
事，此则皆采古书。穀书分３７门，此则并为天文、地
理、君道、官志、君子、女行、幺麽、释族、仙宗、人事、
词苑、艺能、肢体、居室、衣服、妆饰、陈设１７门，‘女
行’之末又附载“妇女双名”一门，体例颇不相
同。”［１６］１２３５《群书类编故事》与《清异续编》二书与前
面二书的主要差别在于：其辑录的基本都是叙事性
材料，性质近于现代的“小说”故事。实际上它们仅
仅把类书体例作为一种编辑手段。
类书体小说集的优势在于，借用类书的体例框

架，将繁琐芜杂的说部资料汇整起来，依托类书的影
响力，尤其它的分类体系反映主流意识形态，说部汇
编亦可堂而皇之进入学术研究殿堂，客观上提高了
“小说”的地位。同时，由于类书是传统博物学的典
型文体，也有裨于将小说拉入知识史的视域进行观
照，［１７］有助于后人深化对于小说本体性的认识。可
见，类书体例之选择是编者意图的一种婉转表达方
式。当然，分别部居亦能便于读者的选择性阅读，叶
向高《〈说类〉序》即称：“余在留曹日，偶得一书，皆唐
宋小说数十种，摘其可广闻见、供谈资者，录而存之，
分类编次，以便观览”［１８］。

四、分类与编年混合体

许多小说汇编的体例并非单一的，而是兼用两
种甚至多种体例，其中较突出者是分类与编年的混
合体。王圻《稗史汇编》既仿类书体例分门别类汇辑
资料，同时其各类之下的条目编排又借用了编年体，
其《引言》明确阐述总体构思：“总之为纲二十有八，
列之为目三百有二十，而命之曰《稗史汇编》。是集
也，分门析类，使人易于检索，而记事之次，一以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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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为序，俾将来作者，得随时随事而附入，此又命
名之意也。”［１９］先按题材重点对辑录的说部资料进
行横向分类，每类之中再依编年之体纵向编排。其
选材下限虽止于明代，但后世可以递补，即“俾将来
作者，得随时随事而附入”。如《稗史汇编》卷一百四
十三“音乐门”，下分子类４个：乐律、乐府、乐舞、乐
器，横向逐次展开。而每个子目之下，又依时代先后
编次条目，如“乐律类”自伏羲作乐辨五音、黄帝命伶
伦考八音、夏桀作烂漫之乐，至汉蔡邕《礼志》载军
乐、晋孟嘉论乐、唐明皇立教坊，再至《宋会要》载钧
乐（军乐）、宋瓦舍杂剧名目、金元诸宫调、唱赚、“说
话”技艺、商谜、傀儡戏等，辑录历代有代表性的音乐
事象，按时代顺序排比编写。这样纵横交织，组成时
空一体的网状结构，横向的主题分类可以渐次增加，
纵向的新条目可以随时补入，因此这是一种纵、横两
种维度均可无限延伸的结构。
孙能传《益智编》四十一卷也采用了横向分类与

纵向时序相结合的体例。一级类目１４个，再分二级
类目７４个。每个子类之下的故事均按照时代顺序
进行编排，如其《凡例》所说：“编次以时代为先后”，
“自周秦迄于昭代，略为捃摭”［１３］６６８。这种混合体例
的采用是编者自纵横二维认识世界思维方式

的反映。

五、主题论证体

此类纂著一般也是分类或分篇编纂而成，每类
（篇）之首或冠以小序，或先书议论，然后排比资料，
验证其论点。宋代官修《册府元龟》即是这种体例。
明代许多小说汇编以此方式编撰而成。清四库馆臣
为徐应秋《玉芝堂谈荟》所撰提要云：“其例立一标题
为纲，而备引诸书以证之，大抵采自小说、杂记者为
多……昔李昉修《太平广记》，陶宗仪辑《说郛》，其中
谲怪居多，而皆以取材宏富，足资采择，遂流传不废。
应秋此编，虽体例与二书小别，而大端相近。至来集
之之《樵书》，全仿应秋而作。然有其芜漫，而无其博
赡。”［１６］１０６２－１０６３来集之《倘湖樵书》十二卷、《博学汇
书》十二卷均是这种体例。《四库提要》称《倘湖樵
书》：“皆采摭唐、宋、元、明诸家之说，以类相从，排纂
其文。而总括立一标目，或杂引古书而论之，或先立
论而以古书证之。”［１６］１１２７毛奇龄《倘湖樵书序》称：
“书凡若干编，编若干卷，不分部类门目，而任取一类
之中，一目之内，胪其事之可相发者，鳞次栉比。”［２０］

冯梦龙纂《智囊补》也是这种体例。其书分１０部：上
智部、明智部、察智部、胆智部、术智部、捷智部、语智

部、兵智部、闺智部、杂智部，每部之下再分二级类目
若干。每部之首均有“冯子曰”《总叙》，每个二级类
目之前皆有《小序》。如《明智部》下分《知微》《亿中》
《剖疑》《经务》四类，其《明智部总叙》云：

冯子曰：自有宇宙以来，只争明、暗而已。
混沌暗而开辟明，乱世暗而治朝明，小人暗而君
子明；水不明则腐，镜不明则锢，人不明则堕于
云雾。今夫烛腹极照，不过半砖；朱曦宵驾，洞
彻八海。又况夫以夜为昼，盲人瞎马，侥幸深溪
之不霣也，得乎？故夫暗者之未然，皆明者之已
事；暗者之梦景，皆明者之醒心；暗者之歧途，皆
明者之定局。由是可以知人之所不能知，而断
人之所不能断，害以之避，利以之集，名以之成，
事以之立。明之不可已也如是，而其目为《知
微》，为《剖疑》，为《经务》。吁！明至于能经务
也，斯无恶乎智矣！［２１］１４４

二级子目《知微》之韵文《小序》云：“圣无死地，
贤无败局。缝祸于渺，迎祥于独。彼昏是违，伏机自
触。集《知微》。”［２１］１４５正文所辑诸智慧故事起到验
证小序观点的作用，而诸《小序》又共同验证《总叙》
论点。这样，每一部都结撰成一个结构严谨的版块，
诸部又共同将全书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充分贯彻纂
者的意图与旨趣。冯梦龙编《古今谭概》三十四卷，
分３６部，每部之首均有《小序》。另如“世说体”的
《何氏语林》三十卷，分３８门，每门之首也均撰有小
序，正文诸故事实际充当小序论据的功能。曹臣《舌
华录》九卷，分１７类，每类之首均有题“吴苑曰”的小
序，申明辑录动机及本类故事主旨。如《俊语第十
一》卷首：“吴苑曰：鸟俊则以为冠，兽俊则以为骑，人
俊则逐睛，语俊则耸耳。人苟未能了一耳目，未有不
爱俊而厌恶者，盖惟俊人能道俊语，岂墨香之口花
乎？乃次俊语第十一。”［１３］６２２此种体例实为纂者表
达其学术或济世观点的一种方式。
当然，明代还有许多杂纂而成的小说汇编，为随

手节录，裒合成编。如张翼、包衡同纂《清赏录》十二
卷、马大壮《天都载》六卷，等等。还有的总体上分
类，但类目之下的条目却编排无序。程铨、陈继儒编
《古今韵史》虽分类编排，但每类之下的条目编排，不
分时代先后。程铨《古今韵史凡例》说：“是编随读随
纂，惟取其有当于韵云尔，若世之远近，事之古今，有
未尽琐琐分别也。”［２２］除了小说总集，还有许多小说
丛书也属于杂纂性质，如顾元庆《四十家小说》系列
三部丛书，高承埏《稽古堂丛刻》十一种、黄昌龄《稗
乘》四十二种，以及商濬《稗海》、江盈科《薛涛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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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均是既不分类，也不别时代，汇刻成编。

六、结　语

明代文言小说汇编广泛汲取了各种传统文献编

纂的经验，如史书的编年叙事、类书的分门聚材、志
书的纲目隶事、论说文的举证以申理，等等。而其之
所以能够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寄“我”精光，这与
古代“小说”的本体性征有密切关联。古代“小说家”
虽居于九流之外，被视为“小道”“末学”，但它又具有
综括九流、博通四部的强大功能，明代学界对此有着
深刻的认识。李维桢说：“班孟坚于刘中垒《七略》诸
子十家，黜小说而存其九，九流名自此始。然而小说
家实具有九流，故不易作。”［２３］陈继儒更张皇小说的
巨大潜能：“六经之支流余裔散而为九家，自稗官出
而九家之散者始合，盖其说靡所不载故也。”［２４］今人
杨义阐释中国古典小说本体性时曾有一句很形象的

论断：“小说如海，位低而纳众。”［２５］明代是小说观念
成熟自觉的时代，其突出表征之一是，传统目录学中
一直被隶于“子部”的小说公然向文学靠拢并逐渐混
同于集部作品的迹象愈趋昭彰，如万历初王世贞别集
《弇州四部稿》将“说部”与“赋部”“诗部”“文部”比肩
并列，而在晚明学界，以“说部”指称“小说”的现象十
分普遍。再如，极富文学性的传奇小说，一向不为“子
部·小说家”所接纳，但万历间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九流绪论》析分“小说家”为六种，第二种即为“传
奇”。而明代文言小说丛书收录传奇作品的现象更是
司空见惯。因此，明代文言小说汇编体例面貌与集部
诸文类之关系也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重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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